
2016年10月旧地寻访，古稀之年的三子在拍故居原来的侧门。 萧涤非孙子萧海川旧地留照。

▲上世纪30年代初,萧涤非先生与黄兼芬
女士恋爱时,在青岛汇泉海水浴场。

2017年2月28日 星期二 责编 张文艳 美编 杨飞 值班主任 刘宜庆

□半岛全媒体记者 张文艳

萧涤非在青岛的生活分为两个阶
段，一个阶段是1933年到1936年，另一
个阶段是1947年到1958年，即便在第
一次被无辜解聘，留下一丝伤痛，但他仍
然热爱山大，当山大复校之后，果断地来
到青岛，继续他的教书生涯，并在这里正
式开启了杜甫研究。他将诲人不倦的热
情和坚持不懈的研究精神留在了青岛。
记者致电专访了住在济南的萧涤非三子
萧光乾先生，和他的弟子吕家乡，从他们
的叙述中了解不一样的萧涤非。

学业婚姻，喜忧参半

1933年，在黄节先生的推荐下，27岁的萧涤
非来到青岛，任教于国立山大中文系专任讲师。
初出茅庐的他开始了从未中辍的教书生涯。“当
年他单身，住在学校里的宿舍里”，萧光乾告诉记
者。刚入行的萧涤非，身份是讲师，与曾在国立青
大教书的沈从文一样，工资应该在每月百元左
右。加上当时萧涤非未成家，无其他负担，因而生
活较为宽裕。
就是在这一时期，一个女孩走进了他的生

活。女孩名叫黄兼芬，江西武宁县人，比萧涤非小
11岁，是爱国将领李烈钧将军的外甥女，可以说，
黄兼芬是当时的大家闺秀。“母亲是父亲的旁听
生，经人介绍两人认识，由于两人是同乡，加上
母亲是南方人，在北方生活水土不服，得了一
场大病，细心的父亲殷勤伺候，等母亲病好后，
两人便确立了关系”，萧光乾先生说。就这样，
远在异乡孤独的心灵很快走到了一起。“其实，
母亲属于下嫁，因为父亲穷苦出身，很小便失
去了双亲，靠亲戚的接济读大学，读清华大学
期间，他还必须靠勤工俭学继续学业”，因为萧
涤非精通诗词，所以他找到一份给京城有钱的
小姐太太们做家教讲诗词的工作，后来通过自
己的努力得以保送读研究院，每月有了生活补
贴，这才完成了学业。黄兼芬出生在军官家庭，
家庭条件优越。“后来父母有了争执，母亲的一
句‘当年好几个师长追我我都没答应’，父亲便
没了脾气”，萧光乾先生笑着说，“父亲对母亲
评价非常高，说他是敢于冲破封建思想束缚的
山大女性”。虽然家庭背景悬殊，但两人相濡以
沫了50多年，这是后话。
在宁静的大学路上，在迤逦的汇泉湾畔，都
留下了萧涤非和黄兼芬结伴而行的幸福身影。
1936年秋，两人结婚。然而，生活对萧涤非来说往
往是喜忧参半。就在两人定好结婚日期时，一则
消息突然传来，萧涤非被无辜解聘！没钱办婚礼，
而且还必须在婚礼当天离开青岛，相信两人当时
五味杂陈。向亲友散发了通知后，他们便踏上离
行的火车。给他们送礼道贺和送行的是同一
人——— 老舍先生。这让萧涤非牢记了大半辈子，
“父亲与老舍先生的友谊一直持续，后来老舍先
生自杀，父亲非常难过，老舍先生的夫人胡絜青
还曾到我家来做客”，萧光乾说。

告别流离，生活安宁

1947年，山大复校。萧涤非先生再次回到了他
挚爱的山大，直到退休。
“我是1946年出生的，听父亲说，来青岛后我
们先在合江路宿舍住了一年，后来在嫩江路住了
一段时间，之后就搬进了当年的鱼山路26号，如今
的鱼山路36号大院”。2016年10月，萧光乾先生和
儿子萧海川专程回到青岛重访故居，“我们住在鱼
山路大院一进门右边的平房里，是美军临时搭建
的，当年中间还有很大一块空地，我常常在空地上
来回骑自行车，平房还在”。近日，记者来到鱼山路
26号，坐在院落里的石墩上，再次致电萧光乾先
生，电话那头，他陷入深深的回忆，“那11年，是我
们全家最朝气蓬勃，最美满幸福的日子”。
当年生活在青岛的萧家，已经告别了颠沛流
离的生活，“父亲在山大的待遇还不错，家里请了
个保姆帮忙做饭，母亲在距离鱼山路大院200米外
的青岛二中教书，大哥和二哥也都在青岛上学”。
萧家人在青岛，各自繁忙。就在萧涤非开设“杜诗
体别”，并编写讲义，李希凡旁听时，就在青岛解放
后萧涤非高唱“今宵头上月，一倍觉相亲。不改春
风面，来看隔世人”时，萧光乾和两位哥哥正在编
织着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生活。老大萧光照在航海
领域展露头角，并曾任上海港务局机电处处长，老
二萧光来就读于中央体育学院（今北京体育大
学），后留校任教，萧光乾先生和父亲一样，教书育
人，曾任教于济南七中。萧光乾在青岛上了小学和
中学，“我上过无棣四路小学和文登路小学，毕业
后初一是在28中上的”。
此时，萧家也发生过一些小插曲。1949年，此
时的青岛尚不安定，美国海军陆战队正组织大规
模撤离，他们开着吉普车在街上横冲直撞，“大哥
萧光照在上学的路上被车撞倒，头破血流，幸亏当
时有路人认识我父亲，慌忙将大哥送到医院，记不
清当时是童第周还是哪位教授，正好有从美国带
来的盘尼西林（青霉素），这才救了大哥的命”，萧
光乾先生说，后来，父亲曾经在报告中，谈到为此
事他曾找美军司令部进行交涉。

执著的学者，有趣的老人

生活稳定后，萧涤非先生就将所有的精力

投入到杜甫研究当中，他幼时的艰苦经历，和八年
抗战中战火岁月，让他与同样经历了八年动乱
（安史之乱）的杜甫更加接近，也产生了共鸣，
“父亲对学问研究非常认真，特使是对杜甫研
究，认真到不要命的程度，以至于到去世前还有
很多文章没有发表”，萧光乾现在正致力于父亲
遗作的整理。
“萧涤非先生比我大27岁,是我的父辈；加之他
是古典文学教授,我一进校就把他看成‘老夫子’”，
萧涤非的学生吕家乡在回忆老师时提到，一年之
后，他对老师的印象就转变了，“1950年下半年,接
替王统照做系主任的吕荧先生,指导同学们成立了
‘新文学研究会’,我被选为召集人,在校刊办了《新
文学》副刊。我们三个编辑一块到萧先生家约稿时,
只见他穿着一身运动衣,原来刚刚打篮球回来。他
笑着说:想不到我还能打篮球吧?哈哈,当年我还是
足球队员呢,华北代表队的!说着找出当年华北代
表队的合影。从此,我对萧先生刮目相看了”。
萧涤非先生体育的特长遗传到了三个儿子身
上，三个儿子曾分别代表三省市参加体育比赛，
“大哥在大连上学，代表辽宁省，二哥代表北京市，
我代表山东省”，萧光乾先生说，最终以体育为业
的是二哥萧光来。“父亲和哥哥都很低调，哥哥考
取中央体育学院，学院里的老师都不知道他是萧
涤非的儿子，尤其是学院的副院长宋君复，曾在山
大任教，和父亲踢了三年足球，但他始终不知道萧
光来与萧涤非的关系”。
1958年，山大文学院迁往济南，萧家也跟随一
起迁往济南。虽然痴迷于教学工作，但父亲在萧光
乾眼中并非刻板、冷漠。“记得有一次下了课，我骑
自行车回家，母亲叫我去车站接出远门的父亲，我
来到车站，远远看到父亲将拐棍扛在肩上，一头挑
着一个手绢，手绢里包着两个地瓜，这就是一位老
教授的情趣”。1989年夏，母亲黄兼芬去世，萧光乾
一边忙于工作，一边忙于照顾年迈的父亲，还要照
看才两三岁的孩子，非常疲惫。“父亲知道我很累，
中午午休时间短，来不及给他做饭，80多岁了，拄
着拐杖出去买两个面包充饥，让我以照顾孩子为
主。所以，爱不在语言里，而还行动里”，说道这里，
萧光乾先生有些哽咽了。
萧涤非先生在青岛，前后生活了14年的时间，
在这里，他收获了相濡以沫的爱情，拥有了挂念一
生的挚友，开创了坚持不懈的杜甫研究，也享受了
平静安宁的天伦之乐。（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
萧光乾先生提供，特表感谢）

1989年春节,萧涤非、黄兼芬与三个儿子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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